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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播的《梦华录》改编自元杂剧
大家关汉卿的四折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
尘》，聚焦繁华古意的宋人生活，也使得观
众对宋代的饮食文化心向往之。食物的脚
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食物的变迁始终伴
随着人的脚步。在繁华的汴京生活背后，
隐藏着的正是一场发生在10世纪、对中国
历史演进意义非同小可的“粮食革命”。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
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
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两熟甚至
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高一
倍，从而在10世纪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
宋朝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
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
趋势，开国初年全国约5000万人，到200年
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这场

“粮食革命”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
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
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
由此而生。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计
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7 . 2亿亩，南方水稻
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
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

宋朝农业产量激增，商业急速发展，
地区间贸易扩大，饮食文化成为宋朝城市
生活的根本特征。北宋首都开封以其南系
餐馆著称，这些餐馆能提供原生态的淡水
鱼和海鲜，大米也从南方运来，此外还提
供红肉、家禽和面条等常见的北方食物。
都城迁至杭州后，餐馆具有区域特色，从
远方采购食材的潮流越演越烈，能满足当
地和外来商人的需求。宋朝公共餐饮场所
之多、饮食种类之繁多、口味之精致，苏东
坡有诗云：“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有人说，宋朝是一个社会相对稳定、
经济比较繁荣的王朝，与此相适应，宋代
的饮食业也比较发达。它前承历代饮食的
传统精华，后启中华美食的广阔园地，积
累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尤其在充分发展
的市肆饮食带动下，人们的日常饮食也空
前丰富多样。

根据考证，宋代人的日常饮食主要由
主食和副食组成。就主食而言，北方人主
要以麦、粟(小米)为主，南方人主要以水稻
为主。这三种粮食撑起了人们延续生命、
物质享受的半边天。

宋代人食用小米，主要是用它来煮
饭。由于人们贫富不均，饭也有稀有稠。北
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年时曾借住
寺中，刻苦攻读，“划粥而食”。这“划粥而
食”就是把煮好后冷凝了的小米粥切成几
块，饿了就取一块来吃。家境殷实的人家
则多吃小米干饭或蒸饭。

小麦是宋代北方人的又一主食。北宋
时期的面食店发挥了主导作用，创新出许
多前代没有的花样面食；南宋的市肆又把
北方面食与南方面食相结合，制作出更
多、更精细的面食。宋代的面食主要有蒸
饼、馒头、包子、馄饨与饺子、汤饼。

蒸饼是在笼屉上蒸熟的面食。尽管在
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蒸饼，但宋代制作的
蒸饼更加精细多样，像宿蒸饼、秤锤蒸饼、
睡蒸饼等许多花色品种都是宋代才出现
的。宋天圣元年，宋仁宗赵祯登基，由于

“蒸”犯“祯”讳，人们遂将蒸饼改称炊饼。
《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

馒头也是用蒸笼蒸熟的面食。它跟蒸
饼的区别，一在形状上：蒸饼是圆形较薄，
而馒头是高圆的；二在内容上：蒸饼不包
馅，馒头包有肉馅。当时经济条件较好的
人家吃馒头，差一点的吃蒸饼。馒头虽起
源于三国时代，但直到北宋初年才成为人
们的主食，馒头市场也从这时才活跃起
来。由于馅不同，馒头的花样也格外丰富，
仅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的就有

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
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十多个品种。

包子跟馒头差不多，二者最大的不同
是馅的多少。馒头馅少面多，食者以面为
主；而包子馅多面少，食者以馅为主。宋代
市肆中的包子铺生意相当火爆，店家为了
多获利润不断推出新馅料的包子。据《梦
粱录》记载，当时杭州的“荤素从食店”中
出售的包子有水晶包儿、笋肉包儿、江鱼
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七宝包儿等。

馄饨的历史比较久远。南北朝时馄饨
就号称“天下通食”，到宋朝人们对馄饨更
加喜爱，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皆以馄饨为
美食；百姓家中制作的馄饨也多种多样，
喜庆、节日、宴客等场合馄饨都必不可少。
宋代的另一变化是饺子从馄饨中分离出
来，称为“角子”或“角儿”。

宋人烹煮米饭，比较讲究稻米的品种
与质量，因而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培育
出不少色、香、味俱佳的水稻品种。如广东
的丝苗米、齐眉稻，都是十分名贵的品种；
陕西的香禾、福建的过山香，开花时节就
香气袭人，煮成米饭更四处飘香，向有“一
家煮饭十家香，一亩稻熟十里香”之誉；而
湖南长沙的香稻更是闻名遐迩，宋代文学
家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就称此稻“上风闻
之，五里闻香；屋内存之，满室生香”。

除煮饭外，宋人还常把糯米磨成米
粉，制成带黏性的食品，如黏糕、圆子
等，其中圆子在宋代最为流行。这种圆
子又称团子、元子，有许多不同品种。

《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城的荤素从食
店出售的圆子，就有山药圆子、真珠圆
子、金桔水团、澄粉水团、豆团、麻团、糍
团等品种。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在《圆子》
诗中就对其赞美道：“轻圆绝胜鸡头肉，
滑腻偏宜蟹眼汤。纵有风流无处说，已
输汤饼试何郎。”

宋代餐饮业异常发达，《清明上河图》
描绘的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
认出是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因为汴
梁餐饮业发达，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
人、小经纪，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
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宋
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

“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
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
饭店伙计。

“一日三餐”对今人是平常事，对古人
来说，其实是到了宋代才普遍开来，原先
都是一日两餐制，上午下午各一餐。宋人
对饮食非常讲究，“凡饮食珍味，时新下
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对饮食的精致
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
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条，《梦粱录》

“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
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了长
长的美食名单，数也数不过来，堪比当今
五星级大酒店的食谱。

我们现在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
身、油条、汤圆、爆米花等美食与小吃，都
发明或流行于宋代。烹、烧、烤、炒、爆、煮、
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
技术，也是从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于
食材调味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
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也跟今人厨
房的调味品差不多。

主食承载着人类赖以生息的生命本
源、生存基础和条件，也形成了厚重的文化
和传统习俗。宋代被作家吴钩称为“现代的
拂晓时辰”，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
代的时候，似乎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
这一切都源于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
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
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
多的人，这样才可能从土地析出更多的富
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宿舍房屋倒塌后，口述者邓勤在临时居住的帐篷前。

□邓勤口述 陈敬刚整理

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四
川省算得上是国内的地震高
发区。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
没过多久，北京的街头还处处
搭建着防震棚以防不测，16日
当天四川又传来地震的消息：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岷江
和涪江上游的松潘、平武之间
发生了7 . 2级地震。作为当时
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名女性
时政记者，事发第一时间我就
和台里的两名男同志一起背
着摄像机，随中央慰问团一起
飞赴四川进行报道和摄像工
作。到达成都后我们只休息了
一夜，次日一早就随着由四川
省委领导带领的大队人马冒
雨前往地震灾区。

当我们乘坐吉普车穿过
崎岖不平的山路到达平武县
城时已是下午，天还在下雨，
为了争取早些时候赶到震中
地区，我们只在县办公室休息
了一会儿就又匆忙赶路。连日
降雨使得原本崎岖的山路更
加泥泞不堪，车辆行驶速度非
常缓慢，于是大家干脆都下车
步行。沿途我们看到的都是倒
塌的房屋和拧麻花一样扭曲
的房架子，听说由于震前进行
了预报，采取了人员撤离的措
施，伤亡不大，但灾后当地民众
的吃住非常困难。当天晚间我
们在一个叫水晶镇的地方驻
扎，这里是重灾区，电路受损、
通讯中断，房屋倒塌现象非常
严重，临时搭建了许多帐篷。我
们一行34人大部分都住在帐篷
里，只有我和中央慰问团一位
姓司的女同志被安排在当地一
所小学教师的宿舍里。

半夜里我和司女士摸黑
出去上厕所，当我们刚刚走
出房门十几步远的时候，突
然听到不远处山坡上轰隆隆
滚下几块大石头，脚下摇摇
晃晃，整个人仿佛要摔倒一
样。数秒之后，四周恢复了平
静。惊魂未定的我们俩互相
搀扶着回到住处，顿时被眼

前的场面惊呆了：房子的外
墙被震塌了，我们睡觉的两
张木床上堆满了碎石和土
坯。如果刚才我们俩再晚出
来30秒，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今夜我们可谓死里逃生……
整个后半夜我们睡意全无，
在屋里一直坐着熬到天亮。
第二天在领导的关怀下，当
地镇政府从为数不多的救灾
帐篷里单独给我们俩腾出一
间作为我们的临时住处。

随后几天，江水突然开始
暴涨，颜色也变得非常浑浊，
一旦江堤决口，整个水晶镇将

被全部吞没。镇政府领导一面
组织群众撤离，一面组织前来
救灾的部队抢险。偏偏祸不单
行：水晶镇通向外界的公路这
时又被洪水冲毁，救灾物资无
法正常运输。连续两天，领导
们始终同军民群众一起奋战
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经过两
天两夜的战斗，江堤被加固加
高了，险情得到控制。紧接着
领导们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大
家去抢修公路，这一切都被我
和其他媒体的同志们用摄影
机记录下来。

这天上午由于是冒雨拍
摄，摄影机被雨点打湿，我怕
机器受损，回到帐篷后连忙将
摄影机拆开后进行擦洗。这时
我又感到地面在震颤，急忙奔
出帐篷，惊险的一幕再次呈现
在眼前：对面知青们居住的屋
子的房瓦纷纷落到地上，不远
处的山坡上泥石流怒涛滚滚，
又是一次大地震！遗憾的是我
的摄影机正处于拆卸清理状
态，未能及时抓拍下这惊险的
场面。当时领导们正集中在镇
政府办公室开会，情急之下大
家钻到了桌子底下紧急避险。
好在房屋没有倒塌……后来
得知，这两次余震分别为6 . 7
级和7 . 2级，连同第一次大地
震，致使震感范围扩大，最大
半径达到1150公里，最西端波
及甘肃省的高台地区。

我们在水晶镇住了十多
天，在此期间我们曾多次前往
少数民族聚居区慰问采访，当
时依然余震不断，经常遇到山
石滚落的突发事件。好在没有
伤到人，只是令大家胆战心
惊，这对于我们的意志也算是
一种磨练吧。

结束了平武地区的报道
工作，大队人马开始向松潘
进发。我们只乘坐了半天汽
车就进入了高寒地带，海拔
越来越高，加上山区公路受
损严重，汽车无法通行，只好
集体改乘马匹沿山间小道前
进。虽然刚进入9月，这里却
已是滴水成冰，大家冻得瑟
瑟发抖，好在当地驻军部队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军大衣，
才得以继续前进。在崎岖陡
峭的山路中骑马前行，我感
觉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要被颠
簸得散架了，比步行要累得
多。当晚我们在一座山间的
林场休息，中央慰问团的领
导突然接到从北京来的紧急
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
要求团队立刻全体返回北
京！刹那间大家悲痛不已，个
个泪流满面，甚至有人当场
号啕大哭。我们忘记了劳累，
立即调转马头开始往回赶。
由于是夜间行进，在路上有
位同志被树枝吊住了，马儿
却还在独自前进；还有一位
同志因马失前蹄而载入水
坑……一路上险情不断，然
而谁也顾不上这些，解救了
遇险同志后立刻继续赶路。
经过跌跌撞撞的昼夜奔波，
我们赶到成都，紧接着连夜
乘坐飞机飞回北京。由于这
次突发事件，给我们的四川
地震灾区报道工作留下了些
许“虎头蛇尾”的遗憾。

46年后的6月1日，位于四
川省雅安市的芦山县再度发
生6 . 1级地震，并造成人员伤
亡及财产损失。曾经在四川地
震灾区亲身经历过那惊心动
魄一幕的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灾区群
众一定会顺利渡过难关，重建
家园。

□
孙
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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